
白布泉瀑布
■胡新华

赤壁的山多水多，但瀑布并不多，
真正能成瀑的，恐怕也只有茶庵岭镇
的白布泉瀑布了。

沿107国道，过茶庵岭镇，接近云
台山村时，车头往左一拐，钻铁路涵
洞，就可直奔白布泉瀑布而去。

顺着白布泉水库右侧的沿库水泥
路面前行，不到一公里，就有岔路口，
一侧是上山的泥土路，一侧有路标指
向白布泉瀑布。顺着指引方向前行，
约二三十米后，水泥路面戛然而止，变
成了泥土路。再往前，道路越来越窄，
我也似乎能听到左手边有流水的声
音。这定然有小溪了，只不过小溪是
被杂草覆盖或者是杂草遮挡了我的视
线。小溪中的流水叮叮咚咚的，似乎
在为我能前行而鼓掌，又像在为我前
行的脚步而打着节拍。

前行的路不仅更窄了，变成了羊
肠小道，我爬上一个坡，又几经曲折，
再下一个坡，就到达了小溪边。溪边
的鸢尾花正在绽放，吐露着芬芳。溪
水淙淙地流淌，清澈见底。水底的卵
石，安静地躺着，任溪水在它上面抚
摸。几块相对大点的石块露出溪面，
正好可当作渡溪的跳板。

越过小溪后，是一段陡峭的上坡
小路。爬上坡后，小路也相对平坦
了，路边的奇花异草也多了起来。天
南星新长出的叶片似眼镜蛇高昂着
头，蜗牛安静地躺在苎麻的叶片上，
不知名的花草绿得酣畅，两棵青桐树
在小道旁拔地而起，山雀子不时传来
啾鸣声……

越过了两棵青桐树后，透过前方
杂草和枝叶的间隙，几条白练就呈现
在了前方不远处。

这，应该就是我要观赏的瀑布了
吧。于是，我加快了步伐，朝前方的白
练靠近。

瀑布右侧的两股水，顺着岩壁倾
泻而下。岩壁早已经形成两道深深的
凹槽，凹槽没有一丝丝的弯弯拐拐，内
侧可光滑着哩。流水在凹槽中可狂野
了，它无拘无束，奔泻而下，形成两道
白练，直坠入岩底的深潭中。

潭底深不可测，但潭水之上，岩壁
又似乎形成了断层，除两道白练外，一
溜儿的水流，在接近水潭的岩壁上，丝
滑滴落。

看岩壁上这凹槽的光滑程度，看
这瀑布底下这潭水的深度，恐怕没有
几百上千年，再强的流水，也难“雕刻”
出如此精美的大自然之作来吧。

瀑布左侧的两股水和右侧就完全
不同了。左侧的两股水没有均分，而
是一大一小。小的如涓涓细流，大的
亦如白练。靠近最左侧的那股细流，
宛若小女子般，温柔降落。而左侧靠
右的那股水，历经了岩石之后，似乎有
了豁达的心胸，将折叠的白练给摊开
了，让白练更宽更阔。白练垂至瀑底，
落在了一棵倒下的树木枝干上。至于
瀑底，目测其深度远不及右侧的水潭。

其实，四股水的最左侧，还有着一
道细长的水带，它没有直接跌入瀑底，
而是在中途遇上山岩之后，水花四溅，
将细流直接撕裂成无数的水滴，飞溅
而下。

这瀑布的个性，不是显而易见了
么？右侧的两道白练，如两个旗鼓相
当的热血少年，热情奔放。而左侧一
大一小两道白练，则如一大一小两个
温文尔雅的女子，妩媚动人。

观赏过这瀑布后，我走在了返程
的路上，忍不住回头望去，竟还惊奇地
发现，这瀑布的全景如同头顶婚纱的
新娘的背影，这新娘有着细细的腰身，
拖着宽大的婚纱，正款款前行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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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梅芳春且住

这几日，天气渐渐地暖了。午后坐在
书房里，阳光斜斜地从南窗射进来，暖烘烘
的，照得人有些懒洋洋的。推开窗，风里带
着些泥土的气息，又混着青草的味儿，还有
各种花的香，都在这微微的暖气里酝酿
着。院子里的那株海棠，不知什么时候已
经绽出了粉白的花苞，一球球，一簇簇，在
嫩绿的叶芽间藏着，像是羞怯的少女，半掩
着面。我知道，春天是真的来了。

然而不知怎的，心里却泛起一种说不
清的怅惘。这春天来得太急了。前段时间
还是料峭的春寒，呢衣还不曾脱去；一转眼
的工夫，已是这般和煦的光景。再过些日
子，这些花苞就要盛放了罢；然后就是落英
缤纷，绿肥红瘦；再然后，就是夏天了。春
天总是这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仿佛一个
过客，才打了照面，便又挥手作别。

南宋词人辛弃疾曾对着将尽的春光，
发出深深的叹息。《摸鱼儿》里有这样的句
子：“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
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

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
语。”《红楼梦》里活泼豪爽的少女史湘云
也说：“且住，且住，莫使春光别去。”

“春且住”“且住，且住”，这真是一声深
情的呼唤，一声无奈的请求。春天啊，你且
停一停罢。你走得这样快，教人如何追得
上？我仿佛看见从前的稼轩居士和湘云少
女，也是在这样的暮春时节，望着满地的落
红和飘絮，对着无声的春天，发出这恳切的
呼唤。他们想留住春天，却终于留不住；又
想问问春天，春天却不言语。这种无奈，这
种惆怅，千载悠悠，依然能触动人的心弦。

其实春天何尝不知道人们的留恋？
它只是不语罢了。它用它自己的方式，回
答着每一个惜春的人。它让草木生长，让
花开，让鸟鸣，让这一切的美好都在短暂
中显出珍贵来。正是因为知道春天留不
住，所以每一朵花开才那样惊心，每一声
鸟鸣才那样动听。

想起王观的《卜算子》，那也是一首关
于春天的词，却是送别之作。词里说：“水

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那
边？眉眼盈盈处。才始送春归，又送君归
去。若到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

这是一首送别友人的词。春天刚走，友
人也要离开了。词人不说离愁，只说“若到
江南赶上春，千万和春住”。他把对春天的
眷恋，和对友人的深情，都融在这一句叮咛
里。这是一种多么豁达的心境，春天虽然在
这里留不住，但在江南或许还能赶上。即使
赶不上，这份祝愿也足以温暖人心。

想到这里，觉得释然了些。春天虽然
短暂，虽然留不住，但它总会年复一年地
回来。而在这来去之间，我们学会了珍
惜，珍惜一朵花的开放，珍惜一阵风的温
柔，珍惜每一个与春天相遇的日子。

春且住。它在我们的心里住下了。
只要我们记得那些花开的声音，记得那些
温暖的阳光，记得那些在春天里发生的美
好，春天就永远不会离去。它只是换了一
种方式，住在我们的记忆里，住在我们的
希望里。

■陈国清画缘

梅，是我漫长岁月里一抹无法淡去的
白月光，是心底不曾对人言说的女知青。
一支小小的画笔，牵起我们青涩的缘分，
在偏僻山野撞出闪光的涟漪；也正是这支
笔，碾碎了刚萌芽的美好，留给我半生的
尴尬、愧疚与挥之不去的眷恋。

那年我刚满十八岁，高中刚毕业，便
背着铺盖卷回乡接受再教育。因有绘画
特长，公社革委会选派我到东流铺筹办村
里的忆苦思甜展览室。东流铺坐落在群
山之中，一条小河向东流淌，村子因此得
名。青石板路、土墙瓦屋，处处透着山村
的静谧与淳朴。到村当晚，临河打谷场上
灯火通明。村里宣传队登台表演，山歌与
笑声洒满山村。我在人群外张望，戏台中
央，一位身着浅蓝布衣的姑娘从容报幕，
眉眼清秀，嗓音柔和，一看便知是城里来
的知青。只一眼，便让我记在了心里。

次日，我在大队部一间小屋落脚，这里
既是宿舍也是画室。一张旧木桌、一摞画
纸和颜料，便是我全部家当。我的任务是
用两个月的时间根据已有的文字材料绘制
忆苦思甜宣传画。小屋不远处便是大队小
学，钟声与读书声，给山村添了不少生机。

临近中午，我完成第一幅画，手持蘸满朱
砂的画笔后退鉴赏，没留神身后有人。一声
轻呼，画笔在姑娘脸颊点下一个醒目红点
——正是昨晚那位报幕的女知青。我顿时手
足无措，连声道歉，慌忙打水递巾。她并未生
气，反而浅笑擦拭，与我攀谈起来。我这才得
知，她叫梅，高中毕业后响应号召上山下乡，
因有文化，被安排在小学担任民办教师。梅
喜爱唱歌与画画，见我画作，十分钦佩，当即
恳求拜我为师。我心中一暖，欣然应允。

从此，梅每日放学便来画室。她帮我
裁纸调色，静静看我作画，认真学习绘画
技巧。枯燥的工作因她相伴变得有趣，青
春情愫也在心底悄然生长。

天晴黄昏，我们常沿河边散步。夕阳、
炊烟、晚风，一路无话不谈，两颗心越靠越
近。梅说，她最大的梦想是考入师范，做一
名人民教师，她也鼓励我发挥特长，走上讲
台。这番话，在我心中种下了从教的种子。

转眼两月过去，展览绘画即将完成，离
别在即。我用心创作最后一幅反面人物画
像，将地主老财横行乡里、肥头大耳的形象
刻画得入木三分，自感得意，只等梅来夸赞。

放学钟声响起，梅白衣轻扬，如白玉

荷般来到画前。可看清画像瞬间，她笑容
凝固，眉头紧锁，泪水夺眶而出，一言不发
捂面奔出。我呆立原地，不明所以。

随后大队李会计告知我真相：我笔下
地主画像下面文字中的名字正是梅的亲生
父亲。特殊年代里，她一直小心翼翼隐藏
出身，不愿被人提及。我的无心之作，却狠
狠地揭开了她的伤疤，让她误以为我故意
羞辱。纵有千般解释，也已百口莫辩。

次日，我满怀愧疚与不舍收拾行李。
乡亲们在村口相送，我遍寻人群，却不见
梅的身影。行至村头小桥上回首，只见小
山岗上，她身着浅蓝布衣，孤单伫立，遥遥
相望。我知道，此别或许就是一生。

岁月流转，恢复高考后，梅如愿考入省
城一所师范学院，毕业后回城里任教，实现
了年少梦想。我也谨记她的鼓励，站上三
尺讲台，教书育人数十载，桃李满天下。

山高水远，我们终究再未相见。那段因
画结缘、又因画而散的往事，如东流河水，流
淌在岁月深处。年少的欢欣与遗憾，化作绵
长思念，藏在流年褶皱里。清澈纯粹，不曾
褪色。每每想起，心底依旧暖意微漾，如同
当年山间晚风，岁岁年年，从未走远。

有人说，中年男人的体面，一半藏在
头发里。而我，三十多岁便早早交出了头
发的主权，在几番挣扎、尴尬与无奈之后，
反倒与光头结下不解之缘。

因为家族遗传，我像几代男丁一样，
刚过三十，头发发际线便开始节节后撤，
额头越显宽阔，旁人笑着恭维我天庭饱
满、天生贵相；没过多久，头顶也渐渐稀
疏，露出一片光亮，最终成了标准的“地
中海”。曾经浓密的黑发，只剩后脑勺一
圈还在苦苦坚守，人也早早地显老。刚过
四十，走在路上竟有人真心实意地问我：

“您老哪年退休的？”
我总比喻，自己的头发就像长在过度

肥沃土壤里的庄稼，根浅、茂密、柔细、毛
绒绒，看似繁盛，却极易倒伏，最后成片成
片连根脱落，势不可挡。

为了挽回颜面，我也曾费尽心机：饮
食调理、内服中药、姜片擦头、功能洗发
水、按摩理疗，能试的全都试了，时间、精
力、银子花了不少，却半点起色也没有。
走在街上，只要靠近防脱、生发、植发的店
铺，那些敏感的店员便如获至宝，老远就
围上来大献殷勤、夸下海口，缠得人脱不
开身，到后来我只能远远绕道而行。

也曾在广告和旁人劝说下戴过假发，
结果闹出不少笑话。那时没买车，天天骑电

动车或自行车，风一吹，假发就摇摇欲坠，我
只得一手握车把，一手死死按住。有一次摘
安全帽时，假发一并滑落，光亮的头顶当众
曝光，我恨不得找条地缝钻进去。夏天更是
煎熬，假发不透气，闷得满头大汗，黏腻难
受。每次理发，还得先取下假发，看着后脑
勺疯长的碎发，说不出的别扭。

因掉发而忧虑，因忧虑而掉发。那段
日子，难堪、悲哀、无奈，积郁于心。有人
劝我植发，我动过心，妻子却坚决反对：

“不是舍不得钱，是不安全，伤身体。何必
自找苦吃？只要我不嫌弃，你就别在乎这
些。”一句话，稳住了我慌乱的心。

人到中年，见多了坦然光头的中年男
人，我也终于下定决心。理发时心一横，
让师傅把后脑勺残存的头发一扫而光。
刹那间，只觉头颅一轻，照照镜子，干净、
清爽、利落。妻子在旁连声叫好：“要得要
得，精神多了，以后就剃光头！”
无可奈何之中，我正式开启了光头岁月，
从此与光头相伴相守。

绰号也随之而来：太阳、灯泡、鸭蛋、
光头强…… 一串“雅称”围着我打转，玩
笑里藏着亲近。家里两个才几岁的小孙
子，更是把“光头爷爷”喊得清脆响亮，调
皮中满是亲昵与得意。

光头的日子，反倒轻松自在。不用操

心发型被风吹乱，不用在意白发渐增，不
用烦恼头皮屑，也不用等着头发慢慢吹
干。护发素、发胶、电吹风全都省了。

当然，光头也常带来尴尬与趣味。朋友
聚会，我一进场就有人打趣：“不用开灯了，这
里一片光明！”还有人笑我“聪明绝顶，不长
头发长心计”，让我哭笑不得。可尴尬之余，
光头也成了最显眼的标志。单位外出学习，
领队在高铁站对接时，直接跟对方说：“看到
那个光头，就是我们的人。”开会培训时，我头
顶发亮，总是全场最引人注目的那一个，让本
就不爱抛头露面的我浑身不自在。

更滑稽的是一次聚会，桌上竟还有两位
光头同胞，三人瞬间成了全场焦点，被戏称为

“三盏明灯”，玩笑不断，酒也多喝了几杯。好
在“斗争有伴”，我也坦然应对，不再局促。

这其中的酸苦与释然，又有几人能真
正懂得？

“光头又不丑，只要有内涵。我看你，
就是最帅的。”妻子总这样宽慰我。她还
笑着说：“我都看惯了，哪天你再长出一头
黑发，我反倒觉得生分了。”

是呀，有这份理解与陪伴，我心中的自
卑烟消云散，反倒多了几分自信与自豪。

如今我常说：我要让我的光头，更闪亮。
因为走过纠结、尴尬、挣扎与接纳，我

终于明白——其实，光头真好！

我的光头情结 ■吴清龙


